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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五一节，刺槐花就开了，
因为好吃，它受到很多人的青睐。
不过，据我了解，槐花的吃法并不
太多，除了蒸、馇、包包子，似乎也
没有太多花样。但如何做得更好
吃，既不失刺槐花的野味，又融入
现代美食风格，各家主妇自有妙
招。我小时候吃的刺槐花包子，里
面肯定不会放肉的，家家如此。放
点韭菜，多放一勺花生油，就很好
了。现在，你喜欢吃什么就可以尽
情放什么了，肉也好，海味也好。

刺槐花还是上等的猪
饲料，这一点，恐怕现在的
年轻人并不知道。刺槐树
是一种野生树种，分布于
荒山野岭之中，生命力旺
盛。在上个世纪，很多地
方的公路边栽植着刺槐
树，跟随蜿蜒的公路，向前
延伸。刺槐树高大，人们
没办法采摘刺槐花，只能
任凭花开花谢。落花随着
车流漩力和风力飘到公路
边，被路沿石挡住了，形成
了一条“落花带”。到了这
个时候，孩子们便来抢
了。有一次我就看见一个
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为了
地盘争得面红耳赤，男孩
不知是理亏，还是让着女
孩，最终退出了争夺。他
们每人拿一把扫帚，小心
翼翼地慢扫轻扫，把落花
从泥沙里筛选出来，装入
袋子背回家，发酵后便是
一道“美猪食”。

那些年，几乎家家户
户都会养一头猪。这头猪，犹如一
家人的小银行。攒的猪粪给生产
队，生产队给记工分；年底卖了猪，
是一家人一年的零花钱。现在，公
路边早已没有了刺槐树，泥沙路也
早已变成了平坦的沥青路。我想，
假如现在还有刺槐花，扫起来就不
用那么小心翼翼了。

刺槐花的另一个不凡妙处，就
是它是槐花蜜的蜜源。在我们村

北面公路与乡间路的夹角处，原先
是有一处“槐花岛”的，每年五一前
后，那里的刺槐林里便是一片洁
白。南风拂动花枝，槐花的清香便
扑面而来。寻香而来的，是一对江
西夫妻。他们每年这个季节都要
过来。从他们的蜂箱从卡车上卸
下来的那一刻起，这儿便又多了一
个村庄，一户人家的村庄。哦，如
果把他们的宝贝蜂儿也算上，这个

“村庄”挺大。听说我出于好奇要
看蜜蜂，热情的女主人拿来一顶防

护帽要给我戴上。我赶紧
摆手说不用，我老远看
看。女主人笑笑把帽子拿
回了帐篷里。

吃过槐花蜜之后，我
便认定了它，别的蜜不再
问津。槐花蜜的甜香连着
槐花的清香，让我永远记
住了它的味道。当然，不
是别的蜜不好。荆花蜜、
枣花蜜、百花蜜，甚至南方
的油菜花蜜、荔枝蜜，超市
里都有，都不错。可是，在
我心里，它们都没有槐花
蜜的那种清香、那种润心
润肺的滋味。也许是我的
心灵被这平凡的小花熏陶
洗涤得太久的缘故吧？

男人忙完过来了，问
我要买蜜吗。我说是，但
不急。我对蜜蜂好奇，好
奇它们把花粉变成蜜的
神奇；我对这些家无定所
的养蜂人也好奇，他们逐
花而居，一路北上，真的
是风餐露宿，小小的帐篷

里装着他们的梦想。关于由花而
蜜的这个质变过程，男人说，这
是工蜂干的活。原来，工蜂白天
采粉，晚上酿蜜，一刻不闲，直到
生命耗尽。

后来，与“槐花岛”毗邻的公路
加宽拉直，“槐花岛”消失了。现在
公路越来越宽，越来越顺畅了，只
是这夫妻没有再来，不知道去往何
方酿造生活了……

当梨花摇雪、桃花飞霞还在咀
嚼春的翠绿，当风吹皱一池春水还
在柔柔地抚弄阳光的时候，性急的
夏姑娘，就已经快马加鞭飞驰在田
野、乡间、河边、山峦，用纤纤素手
描山画水、采花摘云，在乡间田野
处处飘溢起生机和希望。农忙的
村民们踏着时代的声响，脸上激荡
着春的昂扬。夏天
——我们走进了你
的怀抱。

初夏的晨雾凝
结的露珠，滚动在
牡丹花瓣上晶莹透
亮，犹如响在《春江
花月夜》里的音符，
更似荡在游人灵感中奔涌的诗行。

初夏的夕阳，碾红了西山，打
开你的窗子，便会涌进斑斓的色
调，任你尽情地蘸着它们勾勒描绘
你心中的畅想；初夏的夜晚，独坐
楼台，看季节的变换日月的轮转，
看岁月的流逝光阴的飘移，多么像
一幅淡泊的静物画，你会悟出许多

人生的道理……
初夏的风，潇洒飘逸，给大地

绿色的气息，给江湖欢乐的涟漪；
初夏的风，少了一些春风的任性、
柔情和娇羞，多了一份成熟的淡
定、从容和洒脱，悄悄地来，静静地
走，如同一袭淡绿纱衣的女子款款
而行，洒下一路芳香和清凉；初夏

的风在年轻的心壁上，默默雕凿一
种激情，一种信仰，一种向上的力
量，掀起你飘逸的长发，催着你生
命的竹林叮咚拔节。

初夏的雨，是哺育着大地的甘
甜的乳汁。它细细密密、淅淅沥
沥，像拨弄着抒情的琴弦，给万物
以生机；它是一种声音，它是一种

语言，告诉你劳作的时机，告诉你
生命的际遇；它是一种沐浴，它是
一种洗礼，给你崭新的希望，给你
无尽的期冀。

初夏给青春赋予了丰富的内
涵，给青春涂抹上最迷人的色彩，
给青春谱写了最激昂的韵调，给青
春雕刻了最优美的线条。似乎甩

掉了所有的累赘，
脱掉了厚重的束
缚，焕发着青春，散
发着活力，张扬着
奔 放 ，呈 现 着 缤
纷。经历了风风雨
雨的洗礼，青春更
显迷人和奇妙。

初夏没有初春的寒凉，没有
盛夏的难耐和闷热，更没有秋日
的凋零和迷茫。初夏用它真挚
的情意，赠给你一个心情的花
季。把握住了初夏，你也便把握
住生命，把握住一个更加美好的
明天。

初夏，东方风来满眼绿。

1961年至1964年，我在烟台
一中读初中。

一中的正门在二马路，北向。
西边的福山路还有一个便门，此门
少为人知。为抄近路，我常走这个
门。在福山路上，我常碰到一个年
届花甲的俄罗斯（当时称苏联）老
太，她身材高大，鼻梁挺直，皮肤白
皙，深陷的眼窝下的那双蓝眼睛透
出一丝丝忧郁。

老太太是个讲究人，尽管岁数
大了，仍十分注重仪表，外出时，不
但衣服干净，而且要化一下淡妆。
冬天，中国老年妇女头上普遍戴的
是镶嵌着绿石英的黑绒帽，她则围
一个深色图案
的大穗头围巾。

因她是外
国人，因她有着
一张与众不同
的洋面孔，所以
我对她格外关
注，甚至对她命
运有着某种担
心。她在中国过得好吗？她是如
何来到中国？又怎么到的烟台？
她是如此的神秘，如同深夜静悄悄
的花园，犹如莫斯科郊外迷人的晚
上。后来听人们说，这个俄罗斯女
人年纪轻轻时便来到了烟台，她的
美丽，一时成了小城人们茶余饭后
的谈资，而我更想知道的是，她如
此早地离开家乡，离开父母，难道
不想父母与家乡吗？

福山路是条南北向的小路，顺
山势呈北低南高的走势。从二马路
进入，是一溜的小上坡，洋灰色的街
道整洁而安静。路两边有一些树
木，夏夜时，常有老人坐在树下乘
凉。一些男人拿着茶壶，一边看着
路上的光景，一边喝着茶水。忙完
家务的妇女们，则摇着蒲扇，三五人

围坐在一起，悠闲地拉着家常，身边
的孩子围着她们嬉笑打闹。我的目
光有意识地在他们中间游移，似乎
想发现点什么。但是我失望了，人
群中，从未发现那个俄罗斯老太的
身影。她为什么不和大家一起？难
道她不会说中国话吗？

那是一个深秋的中午，风特别
大，狂啸的北风似乎要把天地翻个
个。粗大的树木被吹得树身摇晃，
发出鸣鸣的叫声。不严实的门窗
发出嗵嗵的声响，狂风用无数只看
不见的手把砂粒及枯枝败叶从地
面卷起到天空。在如此天气里，只
见外出办事的俄罗斯老太站在一

个宣传栏前，弓着腰，努力维系着
身体平衡，她的手在用发夹费力地
夹头发。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原来
是爱美的俄罗斯老太把宣传栏的
玻璃当成镜子，在整理被风吹得凌
乱的头发。

春晨，轻风拂柳，小鸟欢唱，我
的心情也很愉快。当我脚步轻松
地走到福山路，看见从小市归来的
俄罗斯老太，手里提了一些菜走在
前面。她被绊了个趔趄，如同电影
慢镜头，她是一点一点倒下的，准
确的说是坐下的。她摔得不重，等
我走到跟前，她已站了起来，正弯
腰拍打着弄脏的地方，并用手不停
地捋着皱巴巴的衣服。我走到她
身旁，顺手把掉到地上的菜捡起来
递给她。老太说了句：“孩子，谢谢

你！”天哪！她原来会说中文，我内
心突然涌上了一种莫名的激动。
老太道完谢，提着菜，继续向坡上
走去，春光里她的身影高大且孤
独。

在中学时，我学的是俄语。“玛
达姆”是俄罗斯对已婚女人的称
谓。有时，同学们也会称那个俄罗
斯老太为“玛达姆”。那一时期，中
国人推崇苏联的文艺作品，其中二
战时期的歌曲以及高尔基、托尔斯
泰等作家深得人们的喜爱。我更
爱看俄罗斯诗人的作品，也喜欢看
诗人的生平，普希金为保卫自己的
爱情，38 岁死于决斗；诗人叶赛

宁、马雅可夫斯
基等也有着浪
漫的异国恋情，
在他们眼里，爱
情是没有国界
的，甚至高于生
命。那么，作为
他们老乡和同
胞的这个老太

呢？她也是因为爱情吗？
时间证实了我的猜想，后来我

得知，俄罗斯老太年轻时邂逅了一
个烟台小伙，并爱上了他。她身上
与生俱来的布尔乔亚血统，让她义
无反顾地来到中国。是爱，让两个
远隔千山万水的人产生了磁铁般
的吸引力。可是直到毕业，我也没
见到她的爱人出现，那些问号也在
一个青涩孩子的心里若隐若现：他
是谁？长什么样？也会是个“腹有
诗书气自华”的翩翩诗人吗？他是
怎样俘获她的芳心？他们之间又
有怎样缠绵悱恻的故事？

如今，时过境迁，答案注定不
会再有。爱情则永远像一首浪漫
的怀旧老歌，在风中，在雨里，在那
迷雾的远方缭绕……

想当年，烧碗
白开水，就是那么

的难。
小时候，我的爷爷奶

奶、姥姥姥爷甚至爸爸妈
妈都不烧开水喝，全村也
没有烧开水喝的人家，都
喝生水。记得有一次，二
爷爷来到我们家，妈妈要
给他烧一碗白开水喝，愣
是没有烧开，因为那时候
水少、没柴禾，渴了就用
葫芦瓢从破旧的水缸里
舀一点凉水解渴，还不敢
多舀，喝点就行。当年我
那92岁的小脚老奶奶和
我那66岁的瞎爷爷渴了，
也要从黑暗的土炕上一
点一点挪到进间，在进间
西 北 角 的 水 缸 里 舀 水
喝。那时候，我跟着大人艰难地生
活在穷苦的旧农村，能吃上一顿粗
粮饱饭，能喝上一口清凉的甜水，
就算是过上了好生活。我小的时
候，家里实在是太穷了，不到8岁
的我，就担负起给好几个本家亲戚
打水吃的“工作”，简直都快把只有
七八岁的我累死了。当时，村里人
吃水全靠老农民自己挖的大口井，
这些井有苦水井，有甜水井，但大
多是苦水井。甜水井里的水用来
做饭和饮用，苦水井里的水用来浇
地种粮食。全村人要想喝口甜水，

就得由家里的壮劳力挑着担子，到
村头的甜水井里打。他们用一根
粗绳子吊着一个铁水桶，一桶一桶
地往上打，再用担子往家里挑，一
路上要歇息好几遍才能够挑到

家。如果家里没有壮劳
力，或者是村里的独居老
人，就得依靠邻居帮忙挑
水，这也使我联想到，当
好人、做好事、志愿服务、
公益慈善这些，自古以来
就没有断过。夏天还好
说，到了冬天，水井口结
满了厚冰，打水的老农若
不小心就会滑落到水井
里。如今，我的爷爷奶
奶、姥姥姥爷等亲人长
辈，早已经到另外一个地
方享福去了，我也来到城
里学习、工作和生活了，
小时候靠挑水吃的地方
已经彻底变了模样，家家
户户都用上了纯净自来
水和智能热水器，做饭也
全都实现了电气化。

今年“五一”假期，我
驾车驱驰100多公里，回
了一趟自己出生的地方
——龙口市诸由观镇羊
沟营村，村里平坦的水泥
大道四通八达，独具匠心
的公园、奇石，错落有致
的农家庭院，一阵阵“人
间烟火味儿”的叫卖声，

和谐互助的邻里乡情，勾勒出一幅
幅精美绝伦的乡村画卷。“新农人”
放飞无人机，大搞田间管理，施展
农民才艺，书写美好生活。

漫步村中，有一种心旷神怡、
梦回仙境的感觉。物不是，人已
非，我已经不认识这个地方了，大
多数村民也不认识我，但仍有人热
情地让我进家喝口茶水、吃顿农家
饭。看着俺村的巨变，我喜极而
泣、泪流满面。

这就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
这就是新时代的家乡巨变！

歌舞《满庭芳·国色》，舞出了
5种色彩，唱出了43种颜色，惊艳
全场。梅红、鞠衣、松花、丁香、麹
尘、缃叶、沧浪、东方亮、胭脂、缙
云、福色、苏方、菡萏、纁黄、伽罗、
浅云、月白、绿沉……这些传统的
中国色，美成了诗，美成了画。

中 国 色 有
多美？光是读
一读这些颜色
的名字，就能感
受到：酡颜，是

“红潮生面酒微
醺”，美人脸颊
的那一抹红；藕
色，是“红藕香
残玉簟秋”，低
调的浅灰里略
略透出的红；苍色，草色也，是“天
苍苍”的苍茫，亦是“白发苍苍”的
苍凉；霜色，是“蒹葭苍苍，白露为
霜”，是满目秋意凄清；桃夭，是

“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
是桃花盛开时所呈现的鲜润的粉
红；群青，是“如分雁荡群青过，忽
挟龙湫万玉来”，是“青青四顾列

群山”，尽显胸怀广阔……
古代中国人从复杂的自然现

象当中，将色彩归为五种基本色：
赤、黄、青、黑、白。东汉刘熙也曾
作具体解释：“赤，赫也，太阳之色
也；黄，晃也，犹晃晃象日光色也；
青，生也，象物生时色也；黑，晦也，

如晦冥时色也；白，启也，如冰启时
色也。”

中国古人对色彩的称谓可谓
种类繁多，从胭脂到天青，从粉红
到黛绿，每一种颜色名称都凝结着
古人的智慧，以及对生活，对大自
然的热爱。古人从自然万物中提
取颜色，又以自然万物而命名颜

色，他们给再寻常不过的日子和事
物都赋予了诗意和仪式感，桃夭、
秋香、天缥、月白……粉红的桃花
于风中摇曳，土黄的稻谷在秋日成
熟，万里晴空淡蓝而极明纯净。中
国传统色，名称既内敛又隐晦，它
们代表的是一个意象，融景融情于

一色，见一色则
知一秋。

“ 海 天 霞 、
远山岱，色彩有
万千。青白黄
赤黑，东西中南
北。五色的经
纬 ，织 出 山 与
水。”从先祖刻
画于岩壁上的
那一抹赤红，到

江南水乡粉墙营造的大片留白；
从画卷上骑马女子的红衣绿裙，
到汝窑一开惊于世的雨过天青
……传统色在潜移默化中构筑起
我们对于美的最初认知。中国色
彩是中国文化的沉淀与精髓，也
是培养审美素养和文化自信最好
的文化资源。

初夏初夏，，东东方风来方风来
□岳立新

一
碗
白
开
水

一
碗
白
开
水

□
任
春
铭

刺
槐
花
又
开

刺
槐
花
又
开

□
牟
劲
邦

大美中国色大美中国色
□刘晓莹

那个俄罗斯老太那个俄罗斯老太
□潘云强

怀念老屋怀念老屋((外一首外一首))

□蔡同伟

今夜无眠
脑海又涌出乡思
辗转于钢筋水泥铸就的方格里
我反复抚摸故乡这个名词
耳畔叽啾着燕子的笑语
眼前晃动着老屋的影子
童年的时光
闪亮我的回忆
湿馨的烟火气
萦绕我的脑际

哦 老屋
在我的怀念里矗立
这里储存着我太多的念想
叠印着我人生最初的足迹
老屋虽然破旧
却能遮挡岁月的风雨
老屋虽然窄巴
却能温暖贫寒的日子
老屋是我的根
故乡的胎记
老屋是我心中的殿堂
永远的圣地

好想回到老屋
亲近泥土气息
枕着绵绵乡情
重温热炕头的惬意

乡思乡思

悠扬脆亮的柳笛声
响在我的记忆
流着鼻涕的小伙伴
走进我的梦里
老屋的紫燕
在我的眼前翩跹
田野的布谷
在我的耳畔鸣啼
思恋草地上追逐蝴蝶的情趣
怀念梨园里白雪盈枝的美丽

好想吃一顿
母亲蒸的槐花包子
好想喝一口
山涧流下的清溪
池塘的芦苇
是否还是那么茂密
村头的老槐树
是否还是那么壮实
为我扎风筝的远房二叔
应是八十左右的年纪
陪我挖野菜的邻家小妹
不知现在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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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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